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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台

深山老林的守护神最是难忘绿城一叶

星期天，和表姐闲逛。已是淡淡的初秋，外
面蓝天如洗，微雨清凉，商场的衣柜间亦是霓虹
缤纷，春潮涌动。想想，也对。秋和春的表征本
来就很像。

一左一右，迎面走来两个女子。乍看都是红
衣，细品红得却有些不同。左边女子一套艳朱牛
仔裙，上面开衫，露着鲜黄的吊带抹胸，吊带极
细，丰盈的双峰在细带子下呼之欲出。裙子很
短，白亮亮地闪出玉柱一样的小腿和若干大腿。
从上而下都让人担忧。大约她要的就是这个效
果吧？右边女子的风格显然要含蓄。旗袍样式
的长裙，暗红如深色的玫瑰。外面罩着黑绒短
袖，也开着衫，散淡随意地透出肩臂处的优雅骨
形和雪白皮肤。

“性感。”香风过后，我评价。都是好色之徒，
我和表姐常常交流心得。

“哪位？”
“左边那位。”
“该是右边那位。”表姐道，“左边那位，只是

风骚。”
“有何不同？”
表姐侃侃而谈：风骚是咄咄逼人的，性感是

清茶慢泡的。风骚是张牙舞爪的，性感是素手杀
人的。风骚是招摇呐喊的，性感是落地生根的。
风骚是烧人眼的，性感是润人眼的。风骚是气
球，炫得高。性感是磁铁，引力大。总之，风骚是
浅层之技，是技则总会技穷。性感是魅力之果，
果成则芳香无限。

我叹服表姐的见解精辟，感慨同是红衣，居
然可以穿得如此不同。表姐微笑：“衣服穿得貌合
神离还是小事，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由不同的女
人做出来，那高下之分差得就不是一等二等了。”

细想，果然例证比比皆是。我有两
个女友，其老公皆是宝石级男人，于是
伊人格外小心轻放，保管严密。短信时
代，她们和许多女人一样，都开始不自
觉地偷查老公手机。结果一个查是石
破天惊，一个查得浓情蜜意。前者是查
了就问，问了就吵，吵了就闹，闹了就
分，分分合合，如是反复几次，终于不
治。后者查了也问，只是问得撒娇调
皮，漫不经心。宛若蜻蜓点水，荷花摇
曳。问过之后她便根据症状的轻重虚
实悄悄对症下药。同时自己也加强对
老公的短信攻势，从海陆空几方面占领他的疆
域，扩张自己。战略战术得当，自然大获全胜。
于是，短信之兆在此流向不同渠道：一是让自己
的家庭短路。二是让干扰家庭的因素短
路。——同样是短，且看当事者如何以短为长。

同事亦有一则例证。她和丈夫感情一直很
好，简直可以说是美满幸福。突然遇到一件小
事：她在外地进修，好不容易等到休假回来，正
和丈夫兴致勃勃地在外面吃饭，丈夫大学时的
女朋友打来电话，说是从国外回来路过此地，约
他马上去见面。丈夫左右为难。怎么办？同事
当机立断，对丈夫说：赶快去吧，你们难得见一
次，好好聊聊。我们来日方长。她还手脚麻利
地跑到礼品店帮丈夫挑个小礼物送给那个远道
而来的“情敌”。事后，不但丈夫完璧归赵，对她
还比以前更好。

“我当时心里也泛酸。”同事说。当然，她又
不是圣人。正常的女人天生就都是吃醋专家。

“但我告诉自己说，她只是中途之雁，你却是巢
中之鸟。她不具备竞争性。无论对丈夫还是对
自己，你都应该更有信心一些。”瞧，这醋吃得多
么清冽：只在心里给自己消毒，却没有任它溢到
外面，把家蚀得一塌糊涂。

事情就是这样。如同风骚相比于性感一
样，放是谁都会的，难的只是收。这收不是装糊
涂，不是忍耐，不是懦弱，这收意味着内敛，意味
着消化，意味着真正的接受和珍惜。但修炼到
如此道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会放的女
人比比皆是，会收的女人却是凤毛麟角。——
可以称之为妖精。

一个女人，妖是容易的，精也是容易的，又
妖又精却不是妖加精那么简单。想想，妖得都
成精了，该妖得多么明白，多么彻底，多么炉火
纯青，多么出神入化。这样的女人才是真正的
厉害。理智，宽容，深情，机敏，慈悲……这都是
她们驱魔的利剑。她们的妖精气，是在骨子里
的。对于一个如此这般的妖精来说，其爱的功
力已接近于神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
认为妖精这个词，是对一个女人的最大赞美。

我祖父40岁时才有我父亲。我父亲是
独苗苗，9 岁时上学，初中因病辍学。近 20
岁时，在我表伯家被一扇门砸伤了头，从此
整夜睡不着觉，变得性情暴躁，动辄发怒。
曾一锤将一块一拃厚的红石板砸为两段，一
脚将我家大水缸踹烂，一竿子将煤灶台挑
散，曾将我祖父母用荆棘堵在窑洞里准备放
火烧死，在山上放石头打算将我母亲、我和
弟弟砸死……祖父领着他四处求医。我记
得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吃药，什么药都吃（连
厕所里的蛆他都吃过）。医治多年，他的病
才不再犯了。

1977 年，我们大队为学校建教室。父
亲不惜力，与乡亲抬水泥线杆时憋伤了胸
膜。回家后就咳嗽不停，大口大口地吐血。
我们找人将他背到沟外，用车子送他到附近
医院，诊断为胸膜炎和肺结核。当时我还有
两个妹妹，一家八口人老的老，小的小，老的
不能动，小的不中用。我家人口多，工分少，
分的粮食少，要吃饱肚子全指望着父亲，他
倒下我家的天就塌了！我表伯送来了一篮
鸡蛋，我表叔从武汉部队医院寄来了青霉素
和链霉素……为了节省医药费，父亲略有好
转就出院了，回到家后他就自己给自己打
针，坚持数年。

1995 年，我在外地工作。父亲在家经
常头晕恶心，思儿心切，就由弟弟送他到我
那儿。当时我结婚三年，住在一个筒子楼的
单身宿舍里，我给他找了另一间单身职工宿
舍与他人同住。我上班时，他就跟着坐在我
对面。我爱人特意为他做些好吃的，他总是
尝了两口就放下筷子，经常唉声叹气地说：

“你们没有孩子将来咋
过呢！”

第二年夏天，我有
了朝思暮想的儿子，父
亲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什么病都没有了。老
家对面山顶上，乡亲们
建起了打沙场，父亲与
弟弟也买了打沙机，日
子有红火的势头。就

在我们一家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中
时，突然有一天，我接到妹妹写来的信，说父
亲右手无名指被挤在打沙机的皮带轮里，第
一节保不住了。我心中隐隐作痛：可怜的父
亲，命运多舛，已经三次大的磨难了，难道还
有几次？自己真是无能，父亲供着自己上完
大学，工作了 9 年仍不能为父亲尽一点孝
心，惭愧啊！

父亲生性耿直，从不爱占别人便宜，对
看不惯的就要说、就要管，不怕得罪人。有
一年，我们生产队一头可爱的小驴驹被人推
到悬崖下摔死，几只山羊被人偷到山上杀
害。身为民兵排长的父亲，带领几个民兵，
遍访巡察，找到鞋印，挨家挨户核对鞋印，终
于找到作恶者。育林山上的洋槐树，常被坏
人偷伐，他加强巡视。每一寸土地上几乎都
留下过他的足迹，发现盗树毁树者，不管是
谁，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呵斥制止，甚至扭送
政府。封山上的树林是他长年累月修剪的，
整个封山是他看护的，几次山火都是他最早
发现扑灭的，偷树毁林的是他发现制止的。
他的一声吆喝，响彻整个山沟。对偷鸡摸狗
之人，他一经发现就穷追不舍，走到那儿就
宣传到那儿，很多人都害怕我父亲那张嘴。
乡亲们说，父亲是我们深山老林的守护神。
父亲从不爱表扬孩子，从不夸奖孩子，容不
得孩子半点差错。对我们姊妹四个，谁做错
了事，说错了话，都要挨一顿毒打。父亲打
人有个特点：不是拽着胳膊就是掂起双腿，
一边使足劲似乎要将你的屁股打烂，一边还
不停地大声吼叫着：“我叫你……还敢不敢
了！”直至我们鼻子一把泪一把大声求饶：

“爹啊，我再也不敢了！”他才放手。
我家住在一个深山沟里，单门独户，干

什么活儿借别人工具得跑很远的地方。因
此，父亲买来《木工技术》、《锻工技术》等工
具书自学，然后一件件地置办，什么木工工
具、铁匠工具、石匠工具、耕种机具、纺花织
布机具、屠宰具、扒架子车轮胎工具等，应有
尽有。只要是农活儿，没有父亲不会的，其
他手艺活儿，他一看便会。时间长了，他就
成了全村有名的铁匠，有名的打磨刀石老

师、牲口喂养师和接生师，是生产队里不多
的屠宰手，是附近小有名气的“半仙”。我家
的工具是他打的，家具是他做的，窑洞是他
打的，新田地是他开垦的，水渠是他修的，箩
筐荆笆是他编的，通往山外的路是他领着我
们兄妹几个花十几年时间修通的。

虽然父亲有几手巧手艺，可从没挣什么
钱，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挣别人的钱。我感觉
到他是需要啥就学啥，一切随其自然。他信
命，说自己是井泉水命，井泉水就是让别人
喝的，喝的人越多，泉水就越旺。上世纪 70
年代，方圆几里乡亲们的经济收入基本上是
靠上山打磨刀石维持，而打磨刀石是手艺活
儿，一般一年以上才出师。别人嫌带徒弟耽
误自己干活儿，而父亲是来者不拒，整个山
坡都是他和自己的徒弟，整天叮叮当当，满山
沟都是他们师徒几十个人的声响。他带着
徒弟干活儿，免费手把手教徒弟，自己每天比
别人少出三分之一的成品。过了一段时间，
有限的资源很快被他们用尽，父亲就带领徒
弟寻找新的资源……就这样，父亲用无私之
心，无偿帮助一道山沟的穷孩子依靠自己手
艺渡过了难关。时隔多年，我经过那个山沟，
家家户户仍有人记着山上那个乐于收徒的
我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徒弟不时还来看他；在
路上遇见，总是拉着手让到家里坐坐。

晴天到山上打磨刀石，雨天就到铁匠铺
里打铁。近处的乡亲一听到锤子的叮当响，
远处的乡亲一看到铁匠炉冒烟，纷纷拿着损
坏的头、锄头、菜刀、钢锨等工具赶来了。
父亲一边干活一边跟他们拉家常。父亲掂
着小锤，我弟抡着大锤，我扇着风箱，冒着刺
鼻的浓烟和不断飞溅的铁火花，将一个个乡
亲满意地打发走，而我家的活儿总排在最
后。可以说，我们附近几个生产队的乡亲，
很少没让我父亲打过铁的。几十年来，父亲
从没向乡亲要过一分钱的报酬。

今年，父亲68岁了，我们兄妹几个也早
已成家立业，按说父亲该颐养天年，歇一歇
了，父亲却不，还跟年轻时一样干这干那，且
养了十几头牛，每天要到山上去放。有时候
兴致来了，还要吼上一嗓子……

所谓妖精
□乔叶

茴香豆
□胡竹峰

梁公子从绍兴回来，送我一袋茴香豆。
上次有朋友从绍兴回来，送了我一瓶花雕酒。我现在有点后悔了，后悔

将那瓶会稽花雕转赠给一位诗人。我从来不喝酒，但有了绍兴的茴香豆，再
喝一点绍兴的花雕酒，我觉得不仅有意思，还有情思。

绍兴至今没去过，但我喜欢那里。严格说来，与其说喜欢绍兴，不如说
喜欢“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样的句子。

吃东西，得滋味是一重境界，得意味是二重境界，得神味才算入了化
境。我觉得在绍兴的咸亨酒店，买一碟茴香豆，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不仅
得滋味，更得其意味，吃完饭后，读三五篇鲁迅的文章，可得神味。神味者，
神色情味，神韵趣味也。

说起茴香豆，总忘不了孔乙己，刚好梁公子送我茴香豆的包装袋上还
有一个长辫子孔乙己式样打扮的人站在那里喝酒。

记忆中我是吃过茴香豆的，还有盐煮笋，罗汉豆。鲁迅的书中写道：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

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
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
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
里走散了。

这一群在笑声里走散的孩子里有我的少年。
茴香豆入嘴酥软，有清香，那种香闻起来浓厚，吃进嘴里，却变得很淡，

淡得只能仔细捕捉，稍不留神就溜走了。
说起来，我还没吃到茴香豆的时候就知道茴香豆的做法了。先前认识

有绍兴的朋友，因为喜欢鲁迅的缘故，喜欢小说《孔乙己》的缘故，讨教起茴
香豆的做法，恰好他知道，告诉我说：

新鲜蚕豆用黄酒腌制两个小时，再用清水洗净；往锅中倒水，放入大茴香、
小茴香，两片桂皮，放一点红辣椒，再倒入酱油，用大火煮至半小时即可。

周作人的文章也说：“茴香豆是用蚕豆，越中称作罗汉豆所制，只是干煮
加香料，大茴香或桂皮。”半个多世纪以来，茴香豆的做法也略有改变。

朋友送给我的茴香豆，表皮起皱，呈褐黄色，豆肉熟而不腐、软而不
烂，咸得透鲜，回味时又微微觉得丝丝甜意藏在舌根。

提起茴香豆，想起鲁迅。吃到茴香豆，我想起的却是周作人，茴香豆像
周作人的小品。前个阶段我太忙了，身累，心也累，每天临睡时读几篇周作
人的小品消遣。周作人的小品，恬淡从容，写法随便，可以消除疲乏，而茴香
豆原不过是绍兴民间的“闲食”，供人消遣散淡的时光。

茴香豆，好就好在茴香上。茴香又名怀香。怀香，到底是佳人入怀，于
是怀中有香？还是佳人不在，于是怀念其香？茴香，回香，茴香也真能写成
回香，回什么香？伊人不在，回忆其香。这么写，茴香豆倒香艳了。

怀香，谐音怀乡，茴香，谐音回乡，怀乡之后再回乡，我是不是该回乡了呢？

父爱如山

离父亲近一点
□邱贵平

父子关系很僵，僵到父亲变成僵硬的尸体，也未改善。
之所以闹僵，是儿子12岁那年，邻居怀疑他偷自行车，

向父亲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暴打了他一顿，真相大白
后，又拒不道歉。从此，儿子再没叫一声爸，再没和父亲说
一句话。父亲也有个性，别说儿子不叫爸，就是叫，未必应
他。

儿子后来当了局长。当上局长的他，经常给父亲送好
烟好酒好茶，既不是负荆请罪，也不是以示修好，而是这些
东西太多了，送别人是送，送父亲也是送，送给父亲总比送
给别人好。令他愤慨乃至绝望的是，嗜烟爱喝好酒爱茶的
父亲，对他送来的好东西，莫说吃，看都不看一眼。父亲觉
得儿子送来的东西都是捞来的，不干净。父亲虽然不和儿
子说话，却让母亲转告，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样下去，怕
是要进去的，弄不好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哪里是骂，简直是咒，儿子更恨父亲了。
父亲的话，应验了一半。父亲去世没几年，儿子东窗事

发，获刑20年。
服刑5年，患病的他，获准保外就医。
他患的是绝症，肝癌晚期。
死前，昏睡中的他微微睁开眼，看了一眼病床对面墙上

那幅田园画，上面画着一棵小树和一座亮着灯的小屋。最
后说了句“把我埋得离亲人近一点”，遽然停止呼吸。

他说的亲人，无疑是父亲。
父亲死前不久，他由副局长升为局长，借机大操大办丧

事，狠狠赚了一笔，给父亲买了一个高档公墓。
父亲死时，公墓价格虽贵，尚未离谱。他死的那年，同

样一个高档公墓，已经涨了5倍，贵得死人也心惊肉跳。
他要求把自己埋得离父亲近一点，可是父亲周围的墓

穴，全被订购或者使用，最近的空穴，至少一百米。天上一
日人间十年，人间一米地下千米，一百米相当于十万米，实
在太远了。把他埋得离父亲近一点，真是件困难的事情。

就是父亲墓穴旁边有空穴，亲人也买不起。
无奈的亲人，给他买了个最便宜的壁穴，距父亲墓穴有

五百米之远。


